
关于节气、天文历法等知
识，向来为权力、少数人垄断。
无论在乡村还是城市，知道时
间，懂得天时、农时、子时午时
及其意义的人并不多。直到民
国年间，“教育部中央观象台”
还要每年制订历书。到了20世
纪80年代，挂历、台历等市场
化力量打破了权力的垄断。今
天，每个人都知道如何问时、
调时、定时了。

我们的知识史带来的负
面作用至今没有得到有效的
清理，对很多现象、习俗、知识
我们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知
其有而不知其万有。节气，这
一传统中国最广为人知的生
活和文明现象，不仅民众日用
而不知，就是才子学者也少有
知道其功能意义。

时空并非均匀。一旦时
分两仪四象，如春夏秋冬，我
们必然知道自己在春天生
发、走出户外，在冬天宅藏，
在秋天收敛，在夏天成长。

在传统社会那样一个以
农立国的时代，时间远非生
长收藏那样简单，更非王公
贵族、精英大人、游手好闲者
那样“优游卒岁”。先民在劳
作中，渐渐明白时间的重要，
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
在于晨。传统农民没有时间
观念，尤其没有现代的时间
意识，但他们不仅随着四季
的歌喉作息，而且分辨得出一
年中七十二种以上的物候迁
移。“我看见好的雨落在秧田
里，我就赞美，看见石头无知
无识，我就默默流泪。”这样的
诗不是农民的。农民对自然、
鸟兽虫鱼有着天然的一体缘
分感，如东风、温风、凉风、天
寒地冻、雷电虹霓；如草木、群
岛、桃树、桐树、桑树、菊花、苦
菜；如鸿雁、燕子、喜鹊、野鸡、
老虎、豺狼、寒号鸟、布谷鸟、
伯劳鸟、反舌鸟、苍鹰、萤火
虫、蟋蟀、螳螂、鹿、蝉等等，农
民是其中的一员。

农民明白粗放与精细劳
动之间的区别，明白农作物
有收成多少之别，播种也并
非简单地栽下，而分选种、育
种和栽种等步骤。农民中国
的意义在今天仍难完全为人
理解，中国农民参与生成了
对人类农业影响极为深远的
水稻土。一亩小麦可以承载
的人口是多少呢？25人左右。
一亩玉米可以承载的人口大
概是50人。一亩水稻可以承载

的人口则是200人左右。在农
民这个职业上，中国（包括东
亚）农民做到了极致。一个英
国农学家在19世纪初写的调
查报告中认为，东方农民对
土地的利用达到艺术级，一
英亩土地可以养活比在英国
多六倍的人口，从套种、燃
料、食物利用、施肥循环、土
壤保护，都非常了不起……
所有这些，与农民对时间的
认知精细有关系。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文明
的独特贡献。农民借助于节
气，将一年定格到耕种、施
肥、灌溉、收割等等农作物生
长收藏的循环体系之中，将
时间和生产生活定格到人与
天道相印相应乃至合一的状
态。“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君子以向晦入宴息。”生产
生活有时，人生社会有节，人
身人性有气，节气不仅自成
时间坐标，也演化成气节，提
醒人生百年，需要有精神有
守有为。孔子像农民那样观
察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
后凋也。”他为此引申：“三军
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
也。”“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
仁，有杀身以成仁。”可以说，
中国源远流长的精神气节，
源头正是时间中的节气。从
节气到气节，仍是今天人们
生存的重要问题：我们是否
把握了时间的节气？我们是
否把握了人生的节点？是否
在回望来路时无愧于自己守
住了天地人生的气节？如果
诚实地面对自己，我们应该
承认，我们跟天地自然隔绝
了，当代人为社会、技术一类
的事物裹胁，对生物世界、天
时地利等等失去了感觉，几
乎无知于道法自然的本质，
从而也多失去先人那样的精
神，更不用说气节。

但在传统社会，人们对
天地时空的感受是细腻的。
时间从农民那里转移，抽象
升华，为圣贤才士深究研思，
既是获得人生社会幸福的源
泉，也是获得意义的源泉。时
间有得时、顺时、逆时、失时
之别，人需要顺时、得时，也
可以逆时而动，但不能失时。
先哲们一旦理解了时间的多
维类型，他们对时间的认知
不免带有强烈的感情，读先
哲书，处处可见他们对天人
相印的感叹：“豫之时义大矣
哉！”“随之时义大矣哉！”“遁

之时义大矣哉！”这就是顺
时。“革之时大矣哉！”“解之
时大矣哉！”“颐之时大矣
哉！”这就是得时。

一个太阳周期若分为春
夏秋冬四象，一年就有四象
时空，如分成八卦八节，一年
就有八种时空，我们能够理
解，太极生分得越细，每一时
空的功能就越具体，意义越
明确。这也是二十四节气不
仅与农民有关，也与城里人
有关，更与精英大人有关的
原因。在二十四维时间里，每
一维时间都对其中的生命和
人提出了要求。一个人了解
太阳到了南半球再北返回
来，就知道此时北半球的生
命一阳来复，不能任意妄为，

“出入无疾”；一个人深入体
悟这一时空的逻辑，就明白
天地之心的深长意味。而我
们如果了解到雨水来临，就
知道农民和生物界不仅“遇
雨则吉”，而且都在思患预
防。我们了解到大暑期间河
水井水浑浊，天热防暑，需要
有人有公益心，此一时空要
义不仅在于消夏，和获得降
温纳凉防暑一类的物资，更
在于提高公共认同，“劳民劝
相”。二十四节气时间，每一
时间都是人的行动指南，冬
至来临，君子以见天地之心；
雨水来临，君子以思患预防；
大暑来临，君子以劳民劝相。

节气不仅跟农民农业有
关，不仅跟养生有关，也跟我
们每个人对生命、自然、人生
宇宙的感受、认知有关。普通
人只有了解节气的诸多含义，
他才能理解天人关系，才能提
升自己在人生百年中的地位。
在小寒节气时需要有经纶意
识，在大寒节气时需要修省自
己，在立秋时需要有谋划意
识，在秋分时要理解遁世无
门……古人把五天称为微，把
十五天称为著，五天多又称为
一候，十五天则是一节气，见
微知著，跟观候知节一样，是
先民立身处世的生活，也是他
们安身立命的参照。我意识
到，时空的本质一直在那里，
只不过，历史故事也好，诗人
的才思也好，只是从各方面来
说明它们，来强化它们。有些
时空的本质仍需要我们不断
地温故知新。

（节选自《时间之书：余
世存说二十四节气》序言，配
图为老树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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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校长和胡适之他们料得
不错，学生们在“五四”胜利之后，果然
为成功之酒陶醉了。这不是蔡校长等
的力量，或者国内的任何力量所能阻
止的，因为不满的情绪已经在中国的
政治、社会和知识的土壤上长得根深
蒂固。学校里的学生竟然取代了学校
当局聘请或解聘教员的权力。如果所
求不遂，他们就罢课闹事。教员如果考
试严格或者赞成严格一点的纪律，学
生就马上罢课反对他们。他们要求学
校津贴春假中的旅行费用，要求津贴
学生活动的经费，要求免费发给讲义。
总之，他们向学校予取予求，但是从来
不考虑对学校的义务。他们沉醉于权
力，自私到极点。有人一提到“校规”他
们就会瞪起眼睛，噘起嘴巴，咬牙切
齿，随时预备揍人。

有一次，北大的评议会通过一项
办法，规定学生必须缴讲义费。这可威
胁到他们的荷包了。数百学生马上集
合示威，反对此项规定。蔡校长赶到现
场，告诉他们，必须服从学校规则。学
生们却把他的话当耳边风。群众涌进
教室和办公室，要找主张这条“可恶
的”规定的人算账。蔡校长告诉他们，
讲义费的规定应由他单独负责。

“你们这班懦夫 !”他很气愤地喊
道，袖子高高地卷到肘子以上，两只拳
头不断在空中摇晃。“有胆的就请站出
来与我决斗。如果你们哪一个敢碰一
碰教员，我就揍他。”群众在他面前围
了个半圆形。蔡校长向他们逼近几步，
他们就往后退几步，始终保持着相当
的距离。这位平常驯如绵羊、静如处子
的学者，忽然之间变为正义之狮了。

群众渐渐散去，他也回到了办公
室。门外仍旧聚着五十名左右的学生，
要求取消讲义费的规定。走廊上挤满
了好奇的围观者。事情成了僵局。后来
教务长顾孟余先生答应考虑延期收
费，才算把事情解决。所谓延期，自然
是无限延搁。这就是当时全国所知的
北大讲义风潮。

闹得最凶的人往往躲在人们背后
高声叫骂，我注意到这些捣乱分子之
中有一位高个子青年，因为他个子太
高，所以无法逃出别人的视线。我不认
识他，后来被学校开除的一批人之中，
也没有他的名字。若干年之后，我发现
他已经成为神气十足的官儿，我一眼
就认出他来。他的相貌决不会让人认

错，他的叫骂声仍旧萦回在我的
耳畔。他已经成为手腕圆滑的政
客，而且是位手辣心黑的贪员，
抗战胜利后不久故世，留下一大
堆造孽钱。
几年之后，发生了一次反对我自

己的风潮，因为我拒绝考虑他们的要
求。一群学生关起学校大门，把我关在
办公室。胡适之先生打电话给我，问我
愿不愿意找警察来解围，但是我谢绝
了。大门关闭了近两小时。那些下课后
要回家的人在里面吵着要出去，在门
外准备来上课的人则吵着要进来。群
众领袖无法应付他们自己同学的抗
议，最后只好打开大门。我走出办公室
时，后面跟着一二十人，随跟随骂着。
北大评议会决定开除我所能记得的以
及后来查出的闹事学生。

好几年以后，我偶然经过昆明中
央航空学校的校园。航空学校原来在
杭州，战时迁到昆明。忽然一位漂亮的
青年军官走到我面前，他向我行过军
礼告诉我，他就是被北京大学开除的
一位学生。我马上认出他那诚实的面
孔和健美的体格。闹学潮时紧迫在我
背后所表现的那副丑恶的样子已经完
全转变了，他的眼睛闪耀着快乐的光
辉，唇边荡漾着笑意。这次邂逅使我们
彼此都很高兴。航空学校的校长来告
诉我，这位青年军官是他们最优秀的
飞行员和教官之一。

（摘自《西潮》，蒋梦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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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代历史上，雍正即位
始终是一个引人注目而又难
以解决的疑案。他本人特别强
调两点：其一，他与兄弟宗室
绝无仇怨，按照康熙的遗令，
合理合法地承继大统。其二，
所谓十四皇子说不过是他继
位前后，一些对他不满的生事
惑众的谣言。他说，“皇考深知
朕从无偏党，欲保全尔诸臣名
节，故命朕缵承大统。”他指责
兄弟及大臣“（自继位）百日之
内，淆乱朕心者百端”。

十八世纪的雍正皇帝可
以在国内控制文献记录，却无
法清除域外史料。英国医生约
翰·贝尔的《从俄国圣彼得堡
到亚洲诸地的旅行记》（1806年
版），让我们有机会从其他来
源审视康熙去世前北京城内
出现的有关皇位继承的动态，
从新的视角思考谁是康熙选
定的继承人。贝尔，英国医生，
出生在苏格兰，作为沙皇俄国
派遣的伊兹马洛夫使团成员，
于1720年11月18日，也就是康熙
去世前近两年，到达北京，在

那里逗留了三个多月，于次年
3月2日离开北京。

在京期间，贝尔和使团其
他成员一道，多次受到康熙召
见宴请。此外，他还和康熙皇
帝的诸子诸孙、朝中王公大臣
等均有来往。贝尔长袖善舞，
擅于交际，在短时间内就在中

国人中交下几位好友。他的旅
行记展示了一个繁荣文明程
度在他眼里不逊于同时代西
欧大都市的北京，与七十多年
后另一位英国使臣马嘎尔尼
对中国的观感大相径庭，是研
究前工业革命时代英国人的
中国观的重要文献。

贝尔在自己的旅行记中
清楚记录了在北京听到的有
关皇位继承人的消息，“十四
皇子勇猛善战，正在指挥和
卡尔梅克人的战争，据说皇
帝想让他继承皇位。”从贝尔
的旅行记看，他的消息来源，
其一是康熙本人。贝尔到京
不久，就和使团成员受到康
熙多次接见宴请。席间，康熙
告诉使团成员，自己年事已
高，按照自然规律，将不久于
人世，他希望自己能平平安
安辞世。根据贝尔的记录，康
熙召见他和使团其他成员
时，都有耶稣会士在场负责
翻译事宜。此外，他和康熙的
皇子皇孙来往频繁，或许就
是由于他们的帮助，贝尔对

北京复杂朝局的理解，很快
就超出入门的水准。

贝尔进京后注意到，康熙
有二十余子，“按年纪长幼，排
为皇长子，皇二子，皇三子
等”。第一位引起贝尔注意的
皇子是康熙的三子允祉。1720
年11月8日，贝尔进京前就见过
同样进京的皇三子一行。不
过，贝尔和皇三子没有直接交
往，真正和贝尔有来往的是皇
九子允禟。12月8日，康熙盛宴
款待包括贝尔在内的俄国使
团一行。次日，允禟就邀请使
团成员到王府赴宴。宴会的奢
华给贝尔留下深刻的印象，

“规模盛大，几乎持续整整一
天，席间有音乐、歌舞和戏剧
相伴……各式佳肴，一道接着
一道，川流不息地端上来”。当
时皇十四子正在西陲，以大将
军王的身份指挥作战，声望如
日中天。如果允禟认为胜利指
日可待，席间大胆透露点皇位
继承的某些内幕，恐是再正常
不过了。

(摘自爱历史）

【书中风云】

掌校时间最长的北大校长蒋梦麟：

“五四”运动之后的

北大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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